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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佚

钩沉

耙齿凌河
的传说

□ 陈皓

如东县河口镇葛家兜的西北边曾经有一条河，
叫耙齿凌河。

耙齿凌河东西 1.5 华里，南北 2 华里。它的
上游是串场河在双甸镇岔出来的一条支流，叫薛
港河。河水浩浩荡荡，从南往北流向葛家兜，汇
入南凌河，经过栟茶，再由小洋口奔向浩瀚的南
黄海。

有趣的是，河道不是由南向北一路而过，而是
像一条游龙，在葛家兜欢快地迤逦，一忽儿往东边
歇歇脚，一忽儿往西边有力量地前行。它顾盼流
连，婉约灵动，全部流程都在弯曲中完成，如画中的
飘逸线条，九曲十八弯迂回曲折，在大地上留下酷
似老牛拉着耙地的耙齿那样的足迹，人们形象地叫
它“耙齿凌河”。

耙齿凌河在防御河水猛涨、海水倒灌、排涝防
晒渍、浇灌农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先祖沿
河而居，择地生存，安居乐业。说起耙齿凌河名字
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老辈人讲，远古时代，如东县地域是大陆架
的浅海区，由黄海中扶海洲露出水面而成陆。葛家
兜一带与周围其他地方一样，大海涨潮时，水天一

色，白茫茫一片。有一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有一头
巨蛟顺着潮水向海岸游来，在浅海里尽情玩耍。开
始退潮了，玩兴正浓的巨蛟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远去
的潮水，等它反应过来时，已经错过返回大海的有
利时机，头在北，尾在南地搁浅在海滩上。

慌乱之中，巨蛟笨拙地扭动身子，四周的海水
马上汇拢过来，形成一条河。巨蛟奋力向前，很快
赶上退去的潮水，重新回归大海。巨蛟搁浅的地
方，因为它刚才的扭动，地上生成弯弯曲曲的河道，
竟有九曲十八弯。这条河沟通了串场河与小洋口
入海口的水路通道，但也给南来北往的行人带来了
诸多不便。于是，有乡绅在弯曲河道的两端建成两
座平行的木板大桥，两座桥之间的直线距离约 2华
里，但水路却是直线的两倍多。

又一年七月廿三，八位神仙铁拐李、汉钟离、
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和吕洞
宾，给张公圣君拜寿归来，腾云驾雾从东海上空
经过。张果老忽然右手向葛家兜方向一指，问铁
拐李：“铁兄，你看，不知哪个农夫将犁田的耙儿
忘在地里了？”铁拐李顺着张果老手指的方向一
瞧，回答道：“咦，果真有一张耙呢。”何仙姑咯咯
咯地笑弯了腰，说道：“哪里有犁田的耙儿，分明
是一条像耙齿一样的凌河！”吕洞宾一看，也禁不
住笑道：“难怪两位兄弟看走眼，这条河像神了叫
耙齿的农具。要不，我们就叫它耙齿凌河吧。”众
仙同意。

一位放牛娃在河边放牧，正好听到八仙的讨
论，却找不到人影，惊奇不已。他把所见所闻告
诉左邻右舍，一传十，十传百，从此人们就管这条
河叫“耙齿凌河”，这个地方也因此叫“耙齿凌”。
河上的两条桥，分别叫“南耙齿凌桥”和“北耙齿
凌桥”。

耙齿凌虽仅弹丸之地，然而在如东革命斗争史
上却记录着一次不平凡的“耙齿凌战役”。民国 33
年（1944年）6月 22日，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绰号

“老虎团”）奉命赶往南坎执行奔袭任务，行军到耙
齿凌地区时，与日军加藤中队 100余人和伪 26师
400余人遭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白刃恶战，歼灭
日伪500多人，其中生俘日军14人。我三营副营长
吴景安等93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长眠在这块红色
的土地上。耙齿凌战役是一场未经谋划的遭遇战，
它打响了反“扩展清乡”胜利的第一炮，是继车桥战
役后的苏中第二次大捷。

后来，因水利建设的需要，耙齿凌河被填埋。
但耙齿凌地名被烈士的鲜血染红，载入史册。“耙齿
凌战役烈士陵园”成为江苏省第二批 100个红色地
名，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明代嘉靖年间的《筹海图编》中，绘有
万里海防图，其中有一幅通州海域图，海中
画有一标名为“海门岛”的大沙岛，其位置
恰在今丰利、苴镇一带沿海，小洋口东北。
《筹海图编》系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为
防御倭寇，聘请郑若曾等人收集海防有关
资料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编辑而成的
一部沿海军事图籍。

“海门岛”在宋初史书上便有记述，相
传明末该岛坍塌于大海中，从此便销声匿
迹。

“海门岛”，在一些史料中称为“通州海
门岛”。“海门岛问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东师大陈吉余教授提出的科学命题，自
提出这问题以来，曾引起许多专家、学者和
历史地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有不少学者
认为海门岛当年确在如东海域，此“海门”
二字意为大海之门，而并非今海门县之“海
门”，也有些学者的见解则与上述观点相
左。一篇又一篇研讨文章陆续见载于各报
刊。例如：

宋建人：《通州海门岛初探》（《江苏社
会科学》1983年13期）

姚谦：《通州海门岛探讨》（《海洋科学》
1984.3）

姚谦：《历史上的海门岛》（《南通日报》
2005年2月24日）

刘骏、郭士龙：《说古论今：海啸与海
门岛的变迁》（《中国海洋报》2005年 1月
25日）

姚谦：《再探通州海门岛》（《南通党史》
2006年12月25日）

陈炅：《关于通州海门岛的史料研究与
考析（一）》（南通博物苑《博物苑》2007（2））

李元冲：《历史之谜――海门岛》（《海
门日报》2007年8月6日）

周荣华：《东布洲非海门岛》（《海门日
报》2007年10月29日）

周荣华：《再谈东布洲》（《海门日报》
2007年12月10日）

在上世纪 80 年代，南通市地学会和
南通市图书馆曾把“通州海门岛”的讨论
文章汇编成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
一问题尚未引起如东人的注意，而如今海
门人则连篇累牍地发文说海门岛即在东
布洲。

在前述各文章中，观点各异。其中以
南通市图书馆姚谦和宋建人两先生为代表
的观点是：古代通州海门岛位于苴镇丰利
一带的海中。而另一观点的代表者南通市
教科所的陈炅先生则认为“通州海门岛位
于通州东南海中。”

现将持“海门岛在如东海域”观点者的
主要理由综述如下：

一、宋代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载：“国初以来，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
沙门岛、通州海门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
而通州岛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
弱者隶东北州，两处悉煮盐。是岁令配役
者隶盐亭役使之。而沙门如故。”这是对海
门岛最早的记述。这一资料亦为后来的王
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所
引用。明代《嘉靖通州志》、《万历通州志》，

清代《康熙通州志》、《乾隆通州志》、《顺治
海门县志》等书皆有条款记述：“海门岛在
州东北海中，宋获犯死获贷者多配隶于此，
有屯兵使领护，今没于海。”这个“州东北海
中”，无论是指南通城的东北方向，还是南
通地区的东北方，海门岛的方位应为今如
东外海。

二、《万历通州志》的“通州古迹图”中，
在文丞相渡海处卖鱼湾的正东稍北和“长
沙东社”的北方，标有“海门岛”的字样，其
位置确在如东外海。

三、《筹海图编》一书中有沿海图，其
《万里海防图论下•卷二•直隶五》标明海
门岛位于如东丰利场外海，黄沙洋、甜水港
和唐家港以外不太远的海中，对照今如东
县地图，可知海门岛在今小洋口至苴镇之
间的海中。

四、明代进士崔桐主编的《嘉靖海
门县志》曰：“海门岛在县治北海中”，当
时海门县治尚在今余中一带，“县治北”
即余中正北方向的海中，为当今在环港
一带。

五、连云港市地理学者张传藻先生经
调查后，于 1983年 9月 1日给姚谦的信中

说：“连云港出海人指的‘海门岛’是指东台
环港以南幅射沙洲的统称。”文革中，环港
女炮排在连云港参加民兵比武试炮时，连
云港有人说：“你们海门岛人的炮打得不
错。”

六、1985年 10月，镇江博物馆向南通
博物苑赠送了一份《明代海门图》，图中画
有海门县治并海边的堤岸（即范公堤）等，
而在东海边的寥角嘴北，一横口东画有海
门岛，同时该图的说明写道：“海门为通州
属县，其先则汉海陵县东境之东布洲……”
这也说明了海门岛与东布洲（即海门县）是
两个地方。

清咸丰年间，通州骑岸秀才曹长恩
曾在经馆讲学多年，著有一部《东洲偶闻
录》，书中记载主人翁闵子骞自回归故里
海门东洲的沿途所见。此书中写道：

“（海门）岛居东海中，其形如伞，如菌蕈，
流人称之谓菌子洲，菌柄对陆地，菌伞对
大海。柄长十四、五里，宽三、四里；伞最
宽处八十余里。渐向外伸展，紧缩成一
穹窿云”，这一对于海门岛形状的描述与
《筹海图编》所绘丰利外海的海门岛相
符。书中又称海门岛为“军州岛”，并说，
过去，“羁流人于此煮盐”。此说与《万历
通州志》所载一致。按《东洲偶闻录》所
述，海门岛面积有数十上百平方公里，可
谓一大岛，也与《筹海图编》所绘相称。
从《东洲偶闻录》中还可以推断出海门岛
地理位置。

《东洲偶闻录》一书中在写到“海市（指
海市蜃楼——笔者）呈岛屿如海门岛凡三
次”时，指出“两次在此间，一次在北十余里
之黄沙洋口”，按该书中所指线索，“此间”
在掘港附近，其南数里，为“十八里桃花荡，
即古代横夹江旧址”（“桃花荡”在曹埠范公
堤畔——笔者）。再由十八里桃花荡“前去
十数里，有地名卖鱼湾者，宋文丞相渡海处
也”。这较之州乘所载更为具体。按照方
位、里程，海门岛大约在卖鱼湾东北、古横
江外的海中。这与《通州古迹图》、《筹海图
编》所标的方位相同。

《东洲偶闻录》在“归里海市”一节中还
载有海门岛陆沉前后当地流传的“冤魂五
百哭寒食”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说：屯兵
使者担心海门岛上的流人泄露其偷运私盐
的隐私，将五百多流人沉于大海。这一事
件让侥幸逃出来的流人传出，构成故事，流
传下来，由此可见海门岛给人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

八、流传于骑岸、石港一带的长篇叙事
山歌《魏二郎》的第八章即“海门岛上遇渔

姑”中指出了海门岛位于祥符湖（宋代在新
店、石港一带，为古横江的残段，后来淤浅
——笔者）之东，石港寨之东北。可见海门
岛当在今遥望港口北面的大海中。山歌还
叙述了魏二郎在海门岛滩边取文蛤、竹蛏
等，文蛤、竹蛏为如东所产，海门县基本不
出此物，不难看出海门岛不会位于海门县，
而位于如东海域。

九、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林承坤
教授认为：历史上扶海洲北侧曾有一新川
港海湾。（此海湾当在丰利环港一带，其理
由是，宋时郑公掘滩练水兵之庙基滩，应
处于可以避风抗浪的海湾之边，这海湾很
可能就是新川港海湾——笔者）。在丰利
场西北边有名为川子口、九龙口之地名，
说明这一带为古代大河之入海口。口外
即为海湾，海门岛很可能位于这海湾之
中。在清道光年间绘制的《如皋县沿海口
岸水势程途图》中，环港至东凌港区一带
有川水洼港和已淤塞的川腰洼港、沙鱼洼
港。这些带“川”字的港与新川港海湾亦
不无关系。

十、江苏省科委、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江苏省海岸带利用海洋资
源综合考察队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
198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江苏省海岸
带自然资源地图集》一书。该书在海岸历
史变迁部分，有一幅清乾隆 25年（1760）的
海岸图，从该图中可清晰地看到当年古坝
以北为一大海湾，海湾内有一小沙岛，湾外
有一大片沙岛，岛与今环港之间为一环形
水道（“环港”之得名或源于此——笔者）。
该岛前身即为“海门岛”，也许海门岛在该
岛以外海中，而海湾也可能即为新川港海
湾。

综上所述可知：北宋时，曾经有个“海
门岛”，明未因海洋水位上涨等原因坍塌入
海中。海门岛与山东登州沙门岛一样，都
曾接受发配来的“犯死获贷者”于此煮海为
盐。由多种历史典籍及图录加上笔记小说
和民歌内容又从侧面提供的参考依据，可
以初步判断“海门岛”在宋代位于苴镇至丰
利一带的海中。

诚然，尚有一些地理学者认为“通州海
门岛”不在如东海域，而是位于通州东南海
中，即在宋初的海门县范围内，亦提出若干
条论据。两种相左的立论虽然看来是“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论争仍将继续。
然而这一命题的研讨对于探索如东、海门
的成陆史、海洋史、盐业史都有重要意义。
看来，最后的结论当取决于考古发掘的实
物佐证。

消失了的“海门岛”
—— 如东古地理之谜

□ 吴剑坤

《筹海图编》书影

《万历通州志》书影


